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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垦区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刘世薇 1, 2，张平宇 1，李 静 1

（1.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长春 130102；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垦区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中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

化的参鉴模式之一。以黑龙江垦区为例，分两个层次深入分析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演变

过程及与其他农区城镇化的差异。按照城镇化的资金来源和发展主体进行划分，黑龙江垦区

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1947-1978年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阶段，1979-至今自下

而上为主的快速城镇化新阶段。从动力因子视角对垦区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1989-2010年间影响垦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依次是市场力、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与沿海

地区的小城镇相比，黑龙江垦区远离大都市区，城镇化动力表现为典型的“内生性增长”，其

发展模式可为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村镇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但垦区的城镇化方式有其特殊

性和先天不足，应加强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规划农垦小城镇，实现垦区农业

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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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化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社会过程之一。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城镇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 21世纪社会发展

与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因素[1]。中国城镇化以及动力机制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

点。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采取的自我供给政策导致了具有城市偏见的发展

格局[2]。作为中国工业发展策略的产物，我国独特的低度城镇化模式既有别于发达国家的

同步城镇化，也不同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镇化，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性[3-5]。Kevin

和 Song[6]认为中国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过程主要是由于中国大规模的乡村—城市人口迁移造

成的，而导致乡村—城市人口迁移的动力因素是城乡收入的差距。宁越敏[7]则认为影响中

国城镇化的因素不仅仅是政府政策，而是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镇化主体共同作用的结

果。中国城镇化的动力因素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

动力结构[8]。从众多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在20世纪50-70年代推动中国城镇

化的动力因子是自上而下的一元模式[7,9,10]；70-80年代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伴的二元城

镇化模式[9-11]；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推动中国城镇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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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9, 12-15]。当前经济全球化、全球变化和信息化等新因素成为中国快速城

镇化的新动力[16]。但从这些研究成果看，研究区大都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和城市

密集区，对广大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研究，特别是特殊地域类型的城镇化研究还比较薄弱。

农垦区是一种特殊的以开发区域水土资源并进行专业化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社会区

域。中国的农垦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投资兴办的，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生产经

营活动的农业经济组织，承担着生产粮食，农业示范、保卫边疆的任务。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发展建设，这些地区已发展成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专业化农区，成为我国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区。作为中国三大农垦区之一的黑龙江垦区位于世界著名的黑土带上，

下辖 9个分局、113个农牧场，分布在黑龙江省 12个地（市） 74个县（市、区）（图 1）。

经过60多年的开发建设，黑龙江垦区已成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

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以及最大的绿色、有机、无公害

食品生产基地。在刚刚编制完成的《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发挥黑龙江垦区

的引领示范作用，扩大“场县共建”的合作的范围和领域。这为黑龙江垦区的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和挑战。黑龙江垦区的113个农牧场大部分都位于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分区的限制

图1 黑龙江垦区分布示意图
Fig. 1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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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内，保护生态环境的压力较大。近年来垦区粮食生产规模效益提高缓慢、生产成本

上升、比较效益下降以及粮食价格波动等经济因素，迫使垦区寻求发展非农产业。但是黑

龙江垦区的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垦区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是基于区域开

发初期建立起的国营农场体系，以农业经济为支撑，城镇工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落

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不足；垦区人口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垦区城镇化水平“虚高”，城

镇化质量偏低，众多的问题制约着垦区城镇的健康发展。本文针对黑龙江垦区城镇化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资金来源、发展主体以及动力因子的视角分析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机

制，为黑龙江垦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 垦区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演变

垦区是一种特殊的地域类型，按照国务院 2008 年 7 月 12 日国函[2008]60 号的批复：

“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

员会和其他区域；对于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

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

区”[17]。从这个意义上讲，黑龙江垦区建设的城镇，是达到或者初步具备城镇人口规模的

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而作为基本要求的“政府所在地”的条件无法具备。从理论角度

讲，黑龙江垦区是中央直属，归农业部农垦局所管的国有农业企业，农垦总局及其下属分

局，基本上不承担直接建设农垦小城镇的任务。近年来黑龙江垦区推行的城镇化建设，也

主要是为了集中发展二、三产业，方便管理等按照城镇规划通过撤队建区将分散的生产连

队、管理区或作业区的农垦人口迁移到指定的局直、场部生活的城镇建设模式。由于垦区

人口统计时不像其它城镇一样将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而是分为农场人口和非

农场人口，而农场人口往往全部被统计为城镇人口，造成垦区城镇化水平“虚高”。因

此，黑龙江垦区城镇化只能选取常住人口规模、商贸服务集中程度、工业发展水平、生活

方式、地域景观等相关指标，来衡量其所达到的城镇化水平。

陈明星等人[18]研究认为城镇化动力机制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将推动城镇化发

生和发展的各种动力因子按照资本来源或者实施主体进行划分，得到推动城镇化的主体因

素；第二方面则强调各种因子对城镇化进程的作用机制，可通过产业的增长、重组和变化

的方式对城市化加以影响而体现。而二者结合，将有利于全面深入的分析区域城镇化的动

力机制。因此本文尝试结合这两个方面对黑龙江垦区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根据研究区的

实际状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首先从城镇化的资金来源和发展主体方面研究黑龙江垦区城

镇化的动力机制演变过程；其次，从各动力因子出发研究1989年以来各动力因子对垦区

城镇化进程的作用机制。

按照黑龙江垦区城镇化的资金来源和发展主体，可以将黑龙江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7-1978年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阶段和1979年至今自下而上为主

的快速城镇化阶段（图 2）。前一阶段是国有农场的形成时期，在国家的号召下，大批部

队官兵、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与当地人民群众开荒建场。这一时期的国营农场按隶属关系

分，可分为县营、省营、中央直属农场，政府在农场建设的组织和投资中发挥了决定性的

作用。国家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大多数年份都达到了70%以上，而垦区自筹资金占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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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较低。后一阶段是垦区农场的蓬勃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垦区进行机构改革，统

一了领导体制，对企业的经营方针进行调整和完善，使得垦区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

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国营农场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并依法负责场区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行政管理工作。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农业部和黑龙江省政府都不再直接控制和管理垦区，而是由垦区根据国家

以及本省规划和需要自我管理、自主决策[19]，垦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更多受到垦区农场企

业的推动。

2.1 自上而下城镇化阶段（1947-1978年）

农垦小城镇都是在国营农场基础

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它的形成与演化

过程即是国营农场不断发展的动态过

程。从国营农场的建设来看这一阶段

又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20]：

第一个时期：创建开发时期

（1947-1955 年）。1945 年抗日战争胜

利以后，党中央发出了“建立巩固的

东北根据地”的号令，做出“除集中

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

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

工作之暇从事生产”的决策。为了响

应党中央的号召，东北抗日民主联

军、八路军、新四军等大批部队来到

北大荒开荒建设。1947 年宁安、通

北、赵光三个机械农场的建立点燃了

国营农场建设的“星星之火”。1947

年至1955年出现了开荒建场的第一次

高潮。这一时期建立了国家第一批国

营农场，设立了第一个国营农场管理

机构，而这批国营农场群的诞生使得

黑龙江垦区初具规模。截至 1955年，

黑龙江垦区农场个数已经达到 63个，

垦区人口也由 1949 年的 4836 人增加

到1955年的8.14万人（图3）。

第二个时期：建设发展时期

（1956-1966 年）。继第一次开荒高潮

过后，大批青年知青与十万转业官兵

来到北大荒，掀起了第二次开荒高

潮。这一时期采取了“边开荒、边建

场、边生产”的方针，分布点过快，

农田水利设施跟不上，造成垦建脱节

图2 1949-2010年黑龙江垦区国家投资和自筹资金变化
Fig. 2 State budge and self-raising fund in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s （1949-2010）

注：断线部分为数据缺失；农场数量不包括牧场；资料来源：黑

龙江省国营农场志，黑龙江垦区统计年鉴2011。

图3 1949-2010年黑龙江垦区农场个数与总人口变化
Fig. 3 Farms and population change in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s（1949-2010）

注：断线部分为数据缺失；农场数量不包括牧场；资料来源：黑

龙江省国营农场志，黑龙江垦区统计年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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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荒生产上的盲目性，资源浪费严重。1963年过后，强调垦建结合，力求开荒速度和

效益的统一，开荒与造田并重，垦区进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阶段。这一时

期农场数量达到了124个，人口由1955年的8.14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96万人（图3）。场

区小城镇建设初具雏形，公路、铁路、航运、航空等交通运输业都有较快发展。农场间的

1500km公路和场区内建设的近万公里专用公路，构成了当今垦区外通内联的公路网基础。

第三个时期：曲折中发展时期（1967-1978年）。1968年，鉴于中苏黑龙江边界日趋紧

张的形势，中央决定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东北农垦总局全部农场和省农垦厅所属大

部分农场、黑河农建一师、合江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成为党、政、军、企四权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

济体系。“文化大革命”期间, “左”的思潮日益泛滥，导致经营管理和农业生产违背自然

规律，经济连年亏损对国营农场造成巨大冲击。1971年生产兵团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寻

求发展生产，经济开始好转。在这期间，垦区农场较1966年增加了17个，人口达到开荒

以来的最高峰 166.35万人（图 3）。这一时期，垦区社会文化各项事业都获得了相应的发

展，初步形成了以农场场部为辅助条件的农垦中心城镇 100 多处。

2.2 自下而上为主的快速城镇化阶段（1979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黑龙江垦区和全国一样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进入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1978年以后垦区开始集中精力调整企业的经营方针，从国

外引进必要的先进设备进行试点，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但由于经济比较单一，出

现劳动力相对过剩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农垦总局在劳动工资座谈会上，

提出国营农场“要积极创造条件，广开生产门路，安排多余劳动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生

产，使职工家属和暂未安排就业的职工子女得到充分就业机会”[20]。垦区各农场普遍发展

了多种经济形式，以开辟就业渠道，引导富余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1980年垦区

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5 年初步形成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管理结

构，摆脱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农场职工的积极性。到1989年黑龙

江垦区的GDP由1978年的9.69亿元增长到1989年的31.89亿元，农场经过调整划出27个

农牧场归内蒙古农牧总局，由 1978年的 141个变为 1989年的 100个，农场人口也由 1978

年的166.35万人降为155.13万人。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垦区的小城镇也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垦区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4.5%，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1.1 m2，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 30%，每万人拥有医生人数 41.5人，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达 19人。表 1是

1985-2010年黑龙江垦区主要农场的人口变化情况，从表 1可以看出，各农场人口变化不

是很显著，有的农场总人口有所增长，有的农场人口略有降低。引入位序—规模法则来考

察黑龙江垦区的农场人口规模的集散程度，可以发现1985年、1990年、2000年、2010年

q 值分别为 0.8331、0.7131、0.7116、0.7564，均小于 1。垦区高位次的城镇规模不突出，

中小城镇比较发育。

人口规模并不是评价城镇化水平的唯一方法，目前学术界评价城镇化水平的方法主要

有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两种类型。单一指标法主要采用用城镇人口比重或者非农业人

口比重来反映区域城市化的水平，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却有片面性而不能全面反映区域

城镇化的水平；综合指标法主要根据城镇化的内涵，从人口、经济、生活方式、景观等多

个维度选择特定的指标来综合反映区域的城镇化进程。相比单一指标法，能更全面、真实

地反映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选择综合指标法来测度黑龙江垦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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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10年间的城镇化水平。

借鉴已有的城镇化综合测度指标研究成果[18,21-23]，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完整性、

有效性和可比性原则，本文利用2000-2011年度《黑龙江垦区统计年鉴》，《黑龙江农垦在

腾飞 1989-2000》以及《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志》中的数据，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

生活方式城镇化、地域景观城镇化4个维度来评价黑龙江垦区的城镇化综合水平。选取总

人口规模和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研究垦区的人口城镇化进程；选取人

均GDP，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GDP密度三个指标测度垦区经济城镇化水平；职工

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自来水普及率来测

度垦区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由于垦区建成区面积较小，缺乏官方的建成区面积统计数

据，因此本文在地域景观城镇化方面，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农场居民点及公交用地面积

和全社会房屋年底实有面积两个评价指标进行评价。对于各指标的权重，本文采用熵权法

进行计算，具体的计算步骤和方法参见文献[18,23]。

根据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对黑龙江垦区 1989-2010年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得到黑龙江垦区城镇化水平演变过程（图4）。从图4可以看出，1989-2010年间黑龙江垦

区的城镇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从进程上看，以2000年为转折年份，可以将黑龙江垦区

城镇化进程划分两个阶段：1989-2000年的稳步发展期以及2001-2010年的快速发展期（图

4）。前一阶段城镇化综合水平稳步提升，从1989年的0.1827增加到2000年的0.2357，年

均增长0.44%。后一阶段黑龙江垦区城镇化水平发展迅速，年均增长速度为6.09%，远高

于1989-2000年的增长速率。

表1 黑龙江垦区主要农场1985-2010年人口变化（万人）

Tab. 1 Population of the large farms from 1985 to 2010 in the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s (104)

农场

友谊

查哈阳

八五二

七星

八五三

五九七

宝泉岭

赵光

逊克

新华

勤得利

克山

八五四

鹤山

二九0

八五六

北兴

绥滨

1985

11.15

6.08

5.69

2.69

4.04

3.04

2.33

2.52

1.30

2.39

2.34

2.80

59.50

1.39

2.78

1.60

2.26

1.97

1990

10.49

6.19

5.36

2.83

3.78

3.04

2.32

2.39

1.57

2.21

2.06

2.50

1.95

1.23

2.53

1.53

2.27

1.94

2000

10.41

5.92

4.58

3.26

3.69

2.98

2.24

1.99

2.30

2.56

2.13

2.33

2.38

1.15

2.35

1.82

1.97

1.72

2010

10.17

6.24

4.81

3.43

3.22

3.00

2.70

2.66

2.32

2.30

2.21

2.21

2.20

2.15

2.15

2.13

2.02

1.92

农场

军川

八五九

二九一

共青

二龙山

八五七

江滨

前进

八五一一

八五0

七星泡

八五八

建设

庆丰

龙镇

双鸭山

胜利

八五一0

1985

2.00

1.53

1.60

1.81

2.21

2.11

1.94

1.01

1.18

1.82

1.56

1.11

1.40

1.15

1.22

1.88

1.15

1.75

1990

1.88

1.57

1.66

1.75

1.96

1.84

1.77

1.06

1.67

1.58

1.38

1.09

1.44

1.18

1.16

1.86

1.24

1.75

2000

1.92

1.62

1.73

1.83

1.76

1.82

1.55

1.40

1.61

1.54

1.33

1.14

1.47

1.34

1.20

1.80

1.63

1.62

2010

1.90

1.88

1.88

1.87

1.73

1.71

1.68

1.60

1.55

1.51

1.51

1.49

1.47

1.45

1.45

1.43

1.42

1.41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志，黑龙江垦区统计年鉴199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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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人口城镇化子系统 垦区人口

城镇化子系统综合评价值由1989年的

0.0413增长到 2010年的 0.1303，年均

增长9.8%，人口城镇化进程总体增长

缓慢，2004年后才有较快的增长。从

具体指标的变化看，垦区人口规模增

长缓慢， 1989-2010 年间仅增长了

12.22万人。这主要是由于黑龙江垦区

人口自然增长率连年下降，1989年垦

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7.5‰，2010 年

降为-1.26‰，出现了负增长。此外，

垦区近年来农业机械化水平逐年提

高，大大降低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

求。而垦区城镇二、三产业就业岗位增加有限，大量人口外迁，2010外迁人口达 64779

人，但总体上来看迁入和迁出人口大致相当，没有对整个农垦系统的人口总量产生影响。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的比重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垦区小城镇工业企业总体上

规模偏小，产业、产品结构趋同，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大多数农业企业受农产品价格影响

大，近年来国际经济动荡，部分企业亏损，能提供就业岗位有限。

2.2.2 经济城镇化子系统 经济城镇化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由 1989 年的 0.0177 增加到

2010年的 0.2596，增长了 14.7倍，22年来垦区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从具体的指标

看，人均GDP和GDP密度都增长迅速，但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总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增长

平缓。黑龙江垦区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垦区农业机械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近年来垦

区涌现出一大批“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大大地拉动了垦区的经济增长。特别是 1998

年，垦区以黑龙江农垦集团总公司为母公司组建了北大荒集团，极大地提高了垦区龙头企

业的竞争力。2000年垦区农场内部进行政企分开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激活了垦区企

业发展活力，经济发展迅速。根据黑龙江垦区统计年鉴2009，黑龙江垦区2008年重点行

业工业企业总共238家，根据国家大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国经贸中小企[2003]143号) 按照现

价工业总产值的大小，可以得到黑龙江垦区大中小企业的比例为8:68:162，中小型企业占

据了主导地位。但垦区小城镇无龙头城市拉动工业发展，导致了垦区工业滞后局面, 也滞

后了二、三产业的调整，造成垦区战略布局上的盲区和经济发展滞后的弱势[24]。

2.2.3 生活方式城镇化子系统 垦区生活方式城镇化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由 1989 年的

0.0272增长到2010年的0.3393，垦区职工生活方式城镇化进程稳步增长，生活水平逐年提

高。从具体指标看职工家庭人均纯收入，自来水普及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都有

了较快的增长，分别由 1989年的 938元、30%、2866人增长到 2010年的 13267元、99%、

29054人。千人拥有亿元床位数增长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垦区人口总体增长缓慢，需求量

变化不大，2010年垦区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为6.4张，而全国只有3.27张，垦区的医疗供

给量相对充足。从“九五”期间开始，垦区就开始实施“小城镇带动”战略，使得垦区城

镇化建设步伐加快。2008年又开始实施“水、能、路、树、住、医、教、文、信、保”

十项民生工程，加快了垦区人民生活方式城镇化的进程。

2.2.4 景观城镇化子系统 垦区景观城镇化子系统综合评价值由 1989年的 0.0966增长到

图4 垦区各子系统及综合城镇化水平演变过程
Fig. 4 Evolution of the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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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0.1054，增长较为缓慢。从具体指标来看全社会房屋年底实有面积逐年增大，但
是居民及公交用地面积在1996年锐减，1996年后增长较为平缓。这是由于垦区为了加快
城镇化建设步伐，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对垦区居民点进行撤队建区和整体搬迁，将原有
的各生产队居住点集体搬迁到各中心小城镇，城镇建设进行科学规划设计，统一服务管
理，形成适宜居住，清洁方便的现代化城镇。目的是构建“四个五”城镇体系，形成以局
直为依托建设5个10万人以上的农垦中心城镇，50个1万人以上的农垦重点城镇，50个千
人以上的农垦一般城镇以及 500个 1000人左右的管理区。截至 2011年上半年，垦区累计
搬迁居民点1248个，占计划搬迁总量的76%；完成危房改造1345万m2，新建住宅1539万
m2，16万户居民迁入新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垦区各子系统城镇化水平在不同时间段表现出不同的演变特
征，从表2可以看出在1989-1995年间主要表现为景观城镇化，它对区域的贡献都保持在
36%以上；在1996-2000年间，垦区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城镇化共同作用的结
果尤其生活方式城镇化的贡献率达到了35%以上。2000年后，垦区城镇化主要表现为经济
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贡献率逐年提升，2010年达到了31%，而生活方

式城镇化的贡献率都维持在37%以上（表2）。

表2 垦区城镇化综合水平、各子系统得分及其比重

Tab. 2 Comprehensiv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each subsystem's scores and growth rate in the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s (1989-2010)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垦区城镇化

综合水平

0.1827

0.1868

0.2318

0.2239

0.2433

0.2429

0.2418

0.1791

0.2108

0.2278

0.2283

0.2357

0.2251

0.2576

0.2834

0.3646

0.3999

0.4451

0.5597

0.6399

0.7207

0.8345

人口城镇化

得分

0.0413

0.0483

0.0557

0.0501

0.0650

0.0653

0.0593

0.0638

0.0656

0.0721

0.0604

0.0498

0.0372

0.0505

0.0401

0.0404

0.0509

0.0558

0.0963

0.1060

0.1197

0.1303

%

0.23

0.26

0.24

0.22

0.27

0.27

0.25

0.36

0.31

0.32

0.26

0.21

0.17

0.20

0.14

0.11

0.13

0.13

0.17

0.17

0.17

0.16

经济城镇化

得分

0.0177

0.0181

0.0414

0.0367

0.0280

0.0223

0.0271

0.0321

0.0403

0.0492

0.0526

0.0584

0.0646

0.0739

0.0818

0.0916

0.1046

0.1209

0.1396

0.1720

0.2061

0.2596

%

0.10

0.10

0.18

0.16

0.12

0.09

0.11

0.18

0.19

0.22

0.23

0.25

0.29

0.29

0.29

0.25

0.26

0.27

0.25

0.27

0.29

0.31

生活方式城镇化

得分

0.0272

0.0318

0.0407

0.0482

0.0551

0.0561

0.0677

0.0694

0.0778

0.0794

0.0834

0.0949

0.0825

0.0916

0.1200

0.1865

0.1941

0.2101

0.2347

0.2660

0.2959

0.3393

%

0.15

0.17

0.18

0.22

0.23

0.23

0.28

0.39

0.37

0.35

0.37

0.40

0.37

0.36

0.42

0.51

0.49

0.47

0.42

0.42

0.41

0.41

景观城镇化

得分

0.0966

0.0886

0.0940

0.0889

0.0953

0.0993

0.0877

0.0138

0.0270

0.0271

0.0319

0.0326

0.0408

0.0417

0.0414

0.0462

0.0504

0.0583

0.0891

0.0958

0.0990

0.1054

%

0.53

0.47

0.41

0.40

0.39

0.41

0.36

0.08

0.13

0.12

0.14

0.14

0.18

0.16

0.15

0.13

0.13

0.13

0.16

0.15

0.14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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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黑龙江垦区的屯垦之路经历了由人民解放军发起的“军屯”（军垦制）到政

府（农垦局）直接控制和管理的“民屯”；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又由“生产

建设兵团”（军屯）转变为“农垦局”（民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转向“民屯”

（农垦局）加上“商屯”（现代企业）的混合屯田制[19]。推动垦区城镇化的动力主体由政府

向垦区企业转变。

3 垦区快速城镇化的动力因子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黑龙江垦区经历了 1947-1978年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阶段和 1979-

至今自下而上为主的快速城镇化阶段。为了找到垦区快速城镇化的深层次动力因子，本文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从动力因子视角探讨影响垦区快速城镇化的关键因素。

区域城镇化的进程受到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根据欧向军

等人[21]的研究成果将影响城镇化的多元化要素归纳为行政力、市场力、外向力以及内源

力。行政力是指政府通过对经济建设的控制权，通过投资、产业布局、工程项目、以及流

通和分配领域的指令性计划引导区域的城镇化；市场力主要是指市场通过供求、价格等的

调节，使得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向收益较高的部门或区域；外向力是指在全

球化进程中外资流入、全球产业结构重组与转移对区域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内源力是指基

层社区筹集乡、镇、村等集体和个体的资金，发展地方小型工业，推动乡村地区非农化和

城镇化的方式。

从行政力看，1989-2010年黑龙江垦区国家预算内投资由 9541万元增加到 340755万

元，推动垦区很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从 1999年开始，垦区开始试点实行“撤队建区”

改革，创立了全场集中居住与通勤生产模式，大大推进了垦区的城镇化进程。近两年来，

由农垦总局发动，统筹规划，高水准编制了 《黑龙江垦区城乡一体跨越发展规划

2008-2020》，并且让每个农场都编制了城镇规划，构建“四五”城镇体系，推动垦区城镇

建设。从市场力看，垦区从80年代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到90年代末组建黑龙江北大荒农

垦集团，在原有的体制基础之上，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很大成效。

1989-2010 年间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它资金分别由

14.92% 、 15.41% 、 6.64% 、 33.62% 、 29.41% 变为 16.53% 、 3.39% 、 0.36% 、 55.5% 、

21.75%，投资主体多元化，增强了垦区城镇化发展的投资活力。1989-2010年黑龙江垦区

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11.58亿元增长到116.75亿元，市场发育趋于完善，生产要素市场

化进一步推动了垦区城镇化的发展。从外向力看，垦区分布较为分散，远离大城市，外资

引进相对较少，并且波动较大，例如，1990-1992年没有外资投入，而1999年引进外资多

达69900万元，其他年份则引进外资上千、上百万元不等，外向力对垦区城镇化的发展影

响较小。从内源力看，垦区目前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97%，农业科技贡献率67%，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率82%，农业现代化建设已经走在全国前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极大地推动

了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1989-2010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发展迅速，其中其他经济工

业企业个数由1989年的141个增长到549个；工业生产总值也由1989年的6.59亿元增长到

2010年的110.63亿元。垦区企业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增加垦

区职工收入的同时，也为垦区基础设施行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

为了综合评价以上4种动力对黑龙江垦区城镇化的影响，本文选取1989-2010年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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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垦区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X1）、利用外资总额（X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3）、

工业生产总值(X4)分别代表垦区行政力、外向力、市场力、内源力 (表3)。考虑到垦区的

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农业产业化对垦区的城镇化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将黑龙江垦

区农业发展水平也作为内源力（X5）予以研究，垦区农业发展水平由资源禀赋、农业机械

化水平、灌溉保障水平、化肥施用效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土地生产率 6个指标构

成，详见表3。农业发展水平最终值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W = 1
n∑i = 1

6

ti （1）

式中：W为农业发展水平指数；ti为 i指标的标准化值，标准化方法同熵权法；n为指标的

个数。

将X1、X2、X3、X4、X5作为自变量，同期垦区城镇化综合水平评价得分(Y)作为因变

量，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进行检验。由于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

性，因此直接回归分析会影响到参数估计的准确性和实际意义，而主成份回归分析可以有

效地来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25]。因此本文运用SPSS对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相

关矩阵提取因子得分，利用主成分因子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将因子得分变量还原为原始变

量得到回归方程。

从表4可以看出自变量X1、X2、X3、X4、X5与因变量垦区城镇化综合水平（Y）的皮

尔森相关性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分别为 0.962、-0.041、0.949、0.981、0.849，除外向

力外，其他三个动力因子与黑龙江垦区城镇化水平间都有较显著的相关关系。主成分回归

分析表明，回归模型中决定系数（Adjusted R Square）为0.908，方程拟合度较好。方程显

著性检验F值为 104.9，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效果显著。模型中回归系数值的大

小反映了该指标对因变量的影响强弱，数值越大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强。本文采用标准回归

系数（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比较四个因素对城镇化影响的相对大小。根据因子

得分和主成分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得到的回归方程如下：

Y=0.4774X1+0.0296X2+0.4813X3+0.4810X4+0.4643X5 （2）

从式中可看出，在行政力、外向力、市场力、内源力的共同作用下，黑龙江垦区城镇

化水平不断提高。其中，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因子，影响系数为 0.4813，其次是内源

力，影响系数分别为0.4810和0.4643，垦区以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主的城镇化模式对推

动垦区城镇化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再次是行政力，影响系数为0.4774，在城镇化进程中

表3 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指标

Tab. 3 Impetus of urbanization in Reclamation Areas

驱动力

行政力

外向力

市场力

内源力

指标

国家预算内投资

利用外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工业生产总值；农业发展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农业机械化水平，灌溉保障率，化肥施用效率，农业劳动生

产率，农业土地生产率）

注：耕地资源禀赋：耕地面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hm2/人）；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KW/

hm2）；灌溉保障水平：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化肥施用效率：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化肥施用量（104元/t）；农

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元/人）；农业土地生产率：第一产业生产总值/耕地面积（104

元/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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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影响力最弱的是外向力，影

响系数只有0.0296。综合来看，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

是垦区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但目前垦区的工业化率只

有 19.5%，只接近工业化的初期水平，三次产业结构

和就业结构等一些指标还远未达到工业化初期水

平[26]。因此，推进垦区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加

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科学规划垦区的城镇体系是

垦区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4 黑龙江垦区与其他农区城镇化的
差异分析

黑龙江垦区的农场规模较小，与一般的城市相比农场人口的变化不是太显著。因此黑

龙江垦区的城镇化不能仅仅从人口规模的角度分析，还更体现在经济、生活方式、景观方

面的城镇化。与一般农区相比，垦区城镇化的特性表现在：① 具有农业资源的规模优势

和生产技术的先进性。军垦开发历史形成对农业资源的垄断，享有不可比的资源优势；早

期对农业产业化的探索使得垦区拥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设备，可对资源规模化利

用，规模化生产；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和比较效益，奠定了垦区城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② 体制的特殊性及管理的高效性。条条管理体制，政令通畅，效率高，有组织的城镇

化；专业化、机械化生产，具有工业组织管理特点；员工身份为“农场工人”，享受全面

社保待遇，城乡身份相同，便于进城。③ 现代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业是垦区城镇化根

本动力。衍生推动了垦区城乡一体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市民化、合作化和现代

化进程。④ 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全域城镇化空间结构。有计划撤并乡村居民点，加快城镇

化进程；所有城镇基础设施实现全覆盖；形成中等城市以下的小城镇聚落。

与沿海地区的乡村城镇化相比，黑龙江垦区的城镇化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也有自己的

先天不足：① 从地理区位来看，黑龙江垦区的小城镇布局分散，远离大都市和经济发达

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较弱。而沿海地区村镇紧邻大都市区和国家开发的先导区，可以通

过承接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吸引外资等快速推进村落的工业化进程，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

构迅速向非农化方向转变。② 劳动力转移的来源看，沿海地区的村镇历来人口稠密，耕

地紧缺，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很高。乡村工业的发展，使本地农民可以就近转化，促进沿

海小城镇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急剧扩大，直接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而垦区人少地多，

农业职工人均耕地达到7公顷，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减弱了农业产

业化发展对垦区城镇化形成的推力。③ 工业企业性质来看，沿海地区主要是私营、民

营、三资企业，垦区2002年以前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企业为主，2002年后其它经济工

业企业发展迅速，2010年黑龙江垦区其它经济工业企业就占到了81%，成为发展的主力。
④ 从发展的行业来看，沿海地区主要发展机械、服装、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大。而黑龙江垦区不仅先天城镇工业发展薄弱，并且发展的主要是依
赖农业资源的食品制造、食品加工业等行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有限，造成垦区工业化对垦
区城镇化的拉力不足。⑤ 从体制上看，特殊的体制是农垦小城镇发展的有利条件，但也
是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农垦小城镇不是国家建制镇，没有土地管理、财政和税收职能，无

表4 黑龙江垦区城镇化水平及其动力

演变的相关分析

Tab.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impetus

动力因子

行政力（X1）

外向力（X2）

市场力（X3）

内源力（X4）

内源力（X5）

皮尔森

相关系数

0.962

-0.041

0.949

0.981

0.849

双尾显著性

概率（Sig.）

0.000

0.855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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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定吸引外来企业和人才的实质性优惠政策；城镇建设缺少一般建制镇所具有的市县公
共财政支持，中央公共财政项目的市县配套资金，只能农场自己承担；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缺少公共财政保障，文化体育、公益农业技术、服务医疗卫生等，依然靠农场土地承包收
益负担；农场社区管委会行政主体资格问题还没有落实，行政人员仍为企业编制；独立于
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之外，经济社会系统相对封闭，缺乏与地方经济的合作，存在条块利益
冲突[27]。而沿海小城镇发展都不存在这些问题。

5 结论与讨论

黑龙江垦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断变化，改革开放以前，
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动力机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垦区减少了对政府的依
赖，通过自筹资金，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地方工业，推动垦区非农化和城镇化。在综合测度
黑龙江垦区城镇化水平基础之上，本文从动力因子视角探讨影响垦区快速城镇化的关键因
素。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后，黑龙江垦区和全国一样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城镇化动力因
子呈现出多元化，1989-2010年间影响垦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依次是市场力、内源力、行
政力和外向力。黑龙江垦区远离大都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动力表现为典型的“内生
性增长”特点，垦区农业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可为我国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中西部
农村发展提供借鉴。但垦区的城镇化方式有其特殊性和先天不足性，因此，在今后的发展
过程中应进行体制改革，打破政企不分和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加强与周围大中小
城市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在
各小城镇间进行合理的产业和职能分工，实现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提升龙头企业竞
争力，打造世界知名品牌；不断完善垦区的软硬环境和福利水平，防止人才外流，合理规
划垦区城镇体系，突出农垦城镇特色和文化底蕴，促进垦区城镇的适度增长，实现垦区农
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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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urbanization driving force in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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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rapidly modernized agricultural areas, reclamation areas play

an exemplary role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for the reclamation areas in two aspects. In

terms of funding sponsor and developing body,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top-down urbanization stage (1947-1978) and down-top urbanization stage

(1979-present). The authors attempt to explore the dynamic factors causing urbanization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arket force,

endogenous force, administration force and exogenetic force ar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urbanization in this area. Compared with coastal rural areas, the reclamation areas are

featured by "endogenous growth", so they set a good example for inland urbanization in the

v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However, reclamation urbanization has its own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ages, so it is urgent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make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change the growth mod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clamation areas; urbanization; driving force;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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